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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元理性分析框架的
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研究

夏 涛 吴理财

［摘 要］ 理性既是建构主体意识的核心要素，也是推动个体行动的内在动力。以皖中 C

县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为案例进行考察，构建包含生存理性、经济理性、社会理性的多元理性分

析框架，旨在揭示农村青年主体理性从一元到多元的演进趋向及其在创业行动情境中的结构性张

力。研究发现，农村青年在返乡创业行动的不同阶段呈现出差异化的价值取向 : 起步阶段以安全

为价值取向，受生存理性支配 ;发展阶段以效用为价值取向，转为经济理性主导 ; 稳定阶段以责任

为价值取向，逐渐迈向社会理性。生存理性夯实行动基础，经济理性主导资源配置，社会理性引导

关系建构，多元理性分别发挥基础保障、统筹协调和组织凝聚作用。在多元理性的协同驱动下，农

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能够有效赋能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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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9 年，共青团中央印发的《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提出要“引导、支持、

服务高校毕业生和外出务工青年返乡就业创业，培育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能”①。2022 年，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

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② 202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 ( 2024—2027

年) 》，指出要“鼓励和引导青年入乡发展和就业创业，加强农业农村科技领军人才、青年人才培

养”③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

的建议》强调，要“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④。截至 2024 年底，

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近 1300 万人 ; 预计到 2025 年，这一数字有望突破 1500 万。⑤青年返乡创业潮

不仅为我国乡村振兴事业注入了蓬勃活力，也为城乡融合发展带来了更多机遇和挑战。从改革开放

初期农村青年踊跃进城务工，到新时代农村青年主动离城返乡创业，两代农村青年在去向选择上的显

著差异，昭示着这一群体的主体理性已出现结构性张力变化。由此引出本研究的核心问题: 农村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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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理性究竟发生了怎样的结构性调整? 农村青年的主体理性如何作用于返乡创业的具体情境?

农村青年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之间又该如何实现互动调适? 厘清以上问题，对于在返乡青年的个体

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之间寻求更多关联可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者，是指出生于农村，年龄在 18 至 35 周岁，拥有城市学习、工作或生活经历，

具备一定专业技能、文化知识、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愿意且有能力返回家乡创业，并主要选择从事

“三农”相关工作的人员。目前，围绕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这一议题，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

面:一是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的动力机制分析。学者们认为，农村青年一方面受到创业扶持政策、乡土

文化认同和区域创业环境等外部因素驱动，另一方面也受到自身利益追求、家庭责任担当和个人价值

实现等内在需求牵引，返乡创业是其基于个人发展、家庭期望与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综合权衡后的理

性决策。① 二是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归纳。有研究指出，农村青年的返乡创业行动往往受到信贷融

资、资源禀赋、文化环境和家庭资本等现实条件的制约，如果创业领域选择失当，则容易陷入脱嵌困

境。② 三是返乡创业的社会价值释义。学界普遍肯定其重要意义，认为返乡创业行动不仅可以赋能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还能推动返乡创业主体在乡村建设中发挥“补位”功能，推动乡村精英实现有序

更替，助力纾解农村人口空心化与农业发展后继无人等问题。③

上述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宝贵借鉴，但也存在一定局限。其一，相关研究多聚焦于返乡创业行动

对农村青年家庭及其所在村镇的影响，对于返乡创业行动与农村青年主体性的关联性分析相对薄弱。

其二，既有研究虽注意到农民主体性流变与城乡关系转型的内在关联，但所得成果多停留在静态的表

征描摹层面，过程性分析有所欠缺。立足新的时代发展坐标，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社会转型两大社会

现实相互交织，共同催生了农民城乡流动这一经验现象。尤其对于农村青年而言，返乡创业并非简单

的市场经营行为，更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性行动。基于此，本研究锚定返乡创业的农村青年这一群体，

将农村青年的主体理性置于返乡创业行动这一具体过程事件中加以考察，通过探究多元理性在其返

乡创业行动中的作用机制，形成关于农村青年主体理性结构性张力的系统认识。在此基础上，厘清农

村青年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实践的互动逻辑，助力实现农民个体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提升。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设计

理性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议题。围绕个体行动理性，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学

科从不同维度展开探讨，发展出“农民理性”这一跨学科研究议题。基于中国本土田野的质性考察，

本研究尝试突破农民理性的单一研究范式，通过构建多元理性分析框架解释农民个体行动。

( 一) 农民“理性”的认识跃迁 : 从一元到多元

所谓“理性”，是指人类超越动物所独有的一种认识和思维能力，个体唯有具备这种能力，才能够

建立价值体系，形成对行动目的本身的认识，并调整达到目的的手段。就其完整意义而言，“行为中的

621

①

②

③

参见黄庆林、吕凌炜: 《推拉理论视角下青年返乡创业的政策动因与优化路径》，《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2025 年第
5 期 ; 姜姝: 《返乡创业群体的乡情文化嬗变》，《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2025 年第 2 期 ; 毛一敬: 《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返乡
创业的基础、类型与功能》，《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1 年第 1 期 ; 程伟、陈遇春: 《多重理论视角下农民工的返乡创业行为研究》，《中
州学刊》2011 年第 1 期。

参见赵峰、王轶: 《市场化信贷、非市场化信贷对返乡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返乡创业调查问卷的证据》，《经济
纵横》2022 年第 4 期 ; 徐锡广: 《基于资源禀赋的贵州民族地区返乡农民工创业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7 年第 2 期 ; 肖翔尹: 《农民
工返乡创业的双重困境》，《江西社会科学》2022 年第 9 期 ; 曹兵妥、李博、李仙娥: 《嵌入式发展 : 青年返乡创业助力乡村振兴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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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是阐述行为的理由并依此行动的能力的实施”①。“理性”概念源于哲学范畴，后被引申至经济学

领域。韦伯( Max Weber) 将人的社会行动划分为“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并针对经济行动提

炼出“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两个概念。② 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二元划分引发了此后学界关于

农民理性的广泛争论，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数“斯科特－波普金论题”，即“道义经济”( The Moral Econo-

my) 和“理性小农”( The Ｒational Peasant ) 之争。前一派学者认为，农民行动的基本原则是“生存伦

理”和“安全第一”。比如，恰亚诺夫 ( Alexander Chayanov ) 指出，小农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截

然不同的经济体系，小农家庭农场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家庭的日常消费，而非追求利润最大化 ; 卡

尔·波兰尼( Karl Polany) 发现，市场经济行动是嵌入社会体系之中的，将功利主义分析范式简单套用

于考察农民理性并不恰当 ;波耶克( J． H． Boeke) 同样观察到，当农民的生活水平提升至特定程度后，

其劳动力供给曲线会出现显著转向，基于这一发现，他提出农民经济行动的根本出发点是满足生存需

求，而非单纯追求经济利益。③ 后一派学者则主张，农民会像资本主义的从业者一样追求“经济利益

最大化”和“风险投资最小化”。比如，舒尔茨 ( Theodore W． Schultz) 强调，农民在生产生活中所展现

出的计划性和统筹性并不逊于资本主义企业家，他们也会计算成本、衡量收益与风险 ; 施坚雅 ( G．

William Skinner) 从中国农村市场的田野经验中发现，农民会根据市场的周期性波动灵活调整种植结

构和销售策略，因此他反对将小农视为自给自足的被动生产者。④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试图调和上述

分歧，可称其为“中庸理性派”，黄宗智、杜赞奇等便是其中的代表。⑤ 这些学者认为，道义经济和经济

理性是农民行动逻辑中的不同侧面，两者并不矛盾。以下是对三派观点的梳理与总结( 见表 1) 。
表 1 关于农民理性的立论分类

立论 代表学者 价值取向 适用情境 /局限

生存理性派
斯科特、恰亚诺夫、波兰尼、波
耶克

生存伦理 ; 安全第一 ; 互惠机
制 ;维持和改善生存

经济理性派
波普金、舒尔茨、马林诺夫斯
基、塔克斯、施坚雅

追求利益最大化 ; 存在风险投
资 ;参与市场活动

适用情境较为单一、极端，研
究假设理想化

中庸理性派 黄宗智、杜赞奇
兼具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 ; 生
存理性与经济理性混合 ; 理性
交替主导

对理性界线的划分不明晰，所
占权重难以量化，缺乏一定解
释力

学界对农民理性的认知分野，根源在于西方传统学术研究中固有的二元对立思维范式。事实上，

不论是“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倘若只停留在理论层面讨论农民行动逻辑，确实可以形成合乎

理性的假设，但与现实经验往往存在一定距离。⑥ 随着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进程的加速，农民的生存发

展环境愈发复杂多变。在此现实背景下，若对农民主体理性的分析仍拘泥于单一研究视角，不仅可能

造成理论与经验的割裂，还可能在客观上遮蔽农民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能动性价值与创造性潜能，进

而陷入对其污名化、刻板化的认知偏误。因此，亟待构建一个兼具包容性与解释力的理论分析框架，

对转型过程中农民行动理性的实践表征及演化规律展开系统剖析，提炼出具有本土适配性的理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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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框架，从而为农民个体行动与乡村振兴战略实践的深度融合提供学理支撑。

( 二) 多元理性 :一个分析框架

学界对于农民理性的多元化已开展了较多探索，如文军对于农民理性的阶段性划分、梁伟对农民

理性扩张的经验性分析、张蕾等基于经济学“完全理性”的批判性反思所提出的“有限理性”概念

等。① 基于以往研究，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包含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等向度的多元理性分析

框架，以此探究农村青年在返乡创业行动中的结构性张力。在这一框架内，各理性向度具有明确的定

义边界。其中，生存理性以“安全”为行动取向，在返乡创业的起步阶段发挥保障性作用，聚焦个体的

基本生存需求与企业的正常运营 ; 经济理性以“效用”为行动取向，在返乡创业发展阶段发挥统筹性

作用，旨在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和创业资本的积累与转化 ;社会理性以“责任”为行动取向，在返乡创

业稳定阶段发挥组织性作用，力求在履行家计责任与服务地方社会之间达成平衡。生存理性、经济理

性和社会理性分别构成了分析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的不同侧面，这些不同向度的作用权重不一，共

同存在于主体理性结构之中。多元理性在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中的作用序列，如表 2 所示。

表 2 多元理性在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中的作用序列

起步阶段 发展阶段 稳定阶段
生存理性 /安全 Ⅰ Ⅱ Ⅲ
经济理性 /效用 Ⅱ Ⅰ Ⅱ
社会理性 /责任 Ⅲ Ⅲ Ⅰ

注 :罗马数字Ⅰ、Ⅱ、Ⅲ表示作用序列由高到低。

( 三) 田野介绍

C 县地处皖中，常住人口 83．1 万人，城镇化率 66．23%，是全国新晋的“制造强县”和“文旅新县”。

2019 年以来，C 县大批外出务工青年陆续返乡就业创业，当地政府顺势成立“青年企业家协会”，积极

引导返乡创业青年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型。在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的有力带动下，该县乡村产

业逐步迈向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新阶段，推动各村镇治理机制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创新。选择 C 县农村

青年返乡创业行动作为研究案例，主要基于三方面考量 : 一是田野环境的普遍性，该县以“农业为主、

工业为辅、文旅融合”的产业结构与中西部多数县域高度相似 ; 二是经验现象的典型性，该县农村青

年返乡创业对县域经济发展产生的推动作用较为显著 ;三是研究案例的代表性，该县农村青年返乡创

业行动呈现出鲜明的务实性、协同性、公益性特征，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互统一，贯穿于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具体实践之中。

本研究主要采取参与式观察法，并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搜集资料。2024 年 10 月至 2025 年 6 月，课

题组分批次进入 C 县 12 个乡镇开展阶段性驻村调研工作。在驻点调研初期，组员首先以实习生身份

进入返乡创业青年创办的企业和合作组织，定期参与企业的工作会议和生产经营项目，对其生产规

模、成本利润、组织架构及管理模式等信息进行完整记录 ;其次，通过滚雪球抽样法联系到 8 位在当地

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返乡创业青年，根据这些青年的受教育水平、家庭基本情况、创业心态变化等因素，

筛选出 3 个具有代表性的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案例，并围绕案例确定 24 位访谈对象。其中，男性

与女性访谈对象各占 50%，年龄跨度从 22 周岁到 35 周岁( 见表 3) 。此外，课题组还对 C 县政府的相

关工作人员、镇村两级干部、返乡青年的家庭成员进行了补充访谈，力求从不同主体视角还原农村青

年返乡创业行动的事件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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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文军: 《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 : 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01 年第 6 期 ; 梁伟: 《农
民理性扩张与小农经济再认识》，《现代经济探讨》2023 年第 1 期 ; 张蕾、刘晓旋: 《返乡的理性与非理性———城市外来毕业大学生的返
乡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2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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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受访者基本信息

编号 年龄 ( 周岁 ) 创业领域 /职业 编号 年龄 ( 周岁 ) 创业领域 /职业
F01 28 家庭农场、民宿 F13 29 学前教育
M02 32 农产品加工 F14 29 农场职工
M03 35 养猪场、仔猪繁育 M15 32 农机维修、租赁
M04 35 家庭农场、乡旅合作社 M16 35 口腔诊所
F05 32 美绘工 F17 26 养老护理
F06 24 短视频博主、民宿 M18 31 乡村艺术研学
F07 27 快递站点老板 F19 28 乡村非遗文创
M08 29 农家乐饭庄 M20 32 乡旅合作社员工
F09 26 自媒体博主、电商 F21 27 村企销售经理
M10 34 乡村工程队 M22 35 家禽养殖
M11 34 村企职业经理人 F23 24 现代家庭农场
F12 34 果蔬种植、水产养殖 M24 35 民宿餐饮

注 : F 为女性，M 为男性。

三、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的理性嵌入情境

根据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的成长性特点，可将其划分为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和稳定阶段。不同

阶段对应不同的情境，多元理性嵌入其中，依次发挥稳定保障、统筹协调和组织凝聚的作用。

( 一) 禀赋激活情境:结合地方产业基础规划生产经营

地方禀赋对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具有显著影响，禀赋强弱直接影响农村青年的返乡意愿和创

业信心。完整扎实的产业基础不仅能够有效激发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的积极性，还有助于提高其创业

成功率。① 实地调研结果显示，C 县返乡创业项目中涉农型占比超 70%，且呈现出适度规模化的种植经

营特征。C 县是全国闻名的优质草莓生产基地，草莓种植是该县的支柱产业。截至 2025 年，C 县草莓种

植面积达 21万亩，涉及种植户 8万余户，从业人员约 18万人，总产量超过 36 万吨，全产业链总值约 110

亿元。② C 县草莓产业的成熟发展，不仅为当地农民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和稳定的增收渠道，也为农

村青年创业者在农产品销售、加工以及相关服务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案例 1: 2022 年，受访者 F01 回到老家，将父母经营的草莓大棚改造为家庭艺术农场，由她负

责线上推广接单，父母负责线下对接游客、提供服务。经过一年多的试运营，F01 从城里辞职，全

职投入自家农场的经营管理。2024 年，在县文旅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她与某上市文旅公司达成

合作，将农场打造为集民宿餐饮、农村文旅研学、乡村非遗体验等多元项目于一体的乡村消费新

场域，该农场逐渐成为当地知名的乡村文旅品牌。

生存理性是创业决策的基础，在生产经营中发挥着稳定保障的作用。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普

遍以稳定性为前提诉求，集中体现在个体生计保障和企业可持续运营两个维度。实地调研发现，C 县

农村青年在返乡创业初期普遍采用“由副转主”的过渡模式，即在继续保有城市工作以确保基本生活

质量的同时，利用闲暇时间熟悉相关业务并将其初步发展为个人副业，待预期收益实现且趋于稳定

后，再辞去城市工作、将创业项目作为主业全力发展。在这些青年创业者看来，脱离现有稳定就业基

础的“裸辞创业”属于非理性决策，“多元化收入”与“渐进式上马”是规避创业风险的两道重要防线。

正如返乡青年代表所言:“我们这边的果蔬种植比较成熟，物流体系完善，再加上县里给政策，投资不

大我才敢尝试。在利润达到预期之前，我的工作重心一直在城里。”( M02) 可见，在返乡创业初期，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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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王玉玲、施琪: 《县域视野下青年返乡创业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21 年第 7 期。

参见《小草莓撬动大产业》，2025 年 3 月 31 日，https: / / nync．ah．gov．cn / snzx / sxxx /57749661．html，访问时间 : 2025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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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青年总是抱有对生计破产风险的现实顾虑，但地方产业基础的完善度与区域资源的丰裕度能够有

效降低其创业风险，为其创业决策提供信心支撑。以农村青年 F01 为例，她决定返乡创业前开展了大

量筹备工作 : 首先，对 C 县草莓产业进行长时段考察，结合区域禀赋对自家农场进行技术升级和市场

化改造;其次，借助社会资本和政策资源，采取“适度规模种植+多业态混合经营+项目试运营”的组合

策略，以此分散创业风险，保障经营规模有序扩大。“草莓大棚在我们县到处都有，大规模种植竞争

大、风险高。只有走‘农产品+文旅开发’路线，既能避开同质化竞争，还能发挥我们年轻人的优势。C

县不缺种草莓的人，缺的是把草莓价值做上去的人。”( F01)

( 二) 资本转化情境:依托亲缘关系网络联结生产要素

农村青年是推动家庭再生产的关键力量，其返乡创业行动承载着家庭成员的集体期待，因而成为

家庭资本流向的重要节点。农村青年的家庭资本分配遵循着“恩往下流”的逻辑，具体体现为经济资

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向下集中。不同类型的家庭资本结构形塑了差异化的创业组织形式，实地

调研发现，C 县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的组织形式主要有三种 : 一是夫妻合力型，即丈夫主要承担企业管

理和业务拓展等工作，妻子负责居家管账、家务劳动以及照顾老人与子女，特点是投资少、风险小、家

庭分工明确，如快递站点、农村超市、早点铺子等 ;二是家长帮衬型，即父母出钱出力资助青年创业，并

参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特点是经验性强、自主性较弱、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强，如家庭农场、水产养殖

基地等 ;三是近亲合伙型，即家族成员共同加盟创业，按出资比例参与分红、经营和管理，特点是抗风

险能力强、创业资源充足、融资渠道广泛，但经营管理效率较低、行动决策相对保守，如农产品加工厂、

家庭纺织厂、电商公司等。

案例 2: 2018 年，受访者 M03 回到老家兴建养猪场，在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后还有 50 万

元的资金缺口。经父母出面担保，堂哥借给他 20 万元，两个姐姐各借出 10 万元，岳父借出 10 万

元。在发小的帮助下，他将村里的闲置空地租下来经营养猪场。后来在姐夫的牵线担保下，以年

终结算的方式暂时解决了饲料供应问题。

经济理性主导资源配置，在农村青年返乡创业发展阶段发挥着统筹协调的作用。家庭作为社会

运行的基本单元，不仅具备情感支持、社会化培育等基础性功能，更扮演着社会资源调配的枢纽性角

色。创业者借助人情往来所构建的互惠网络吸纳创业所需资源，并借助熟人信任机制与互惠伦理规

范将信贷融资转化为人情账单，从而消弭资源整合过程中的多重阻碍。“亲戚之间张口借钱，既是经

济账，也是人情账。借的不仅仅是钱，也是情分。”( M03) 在“经济账也是人情账”的社会资本逻辑下，

农村青年将人情资本转化成经济资本，作为创业资金的重要补充。在他们看来，相较于完全由市场理

性主导的资本网络，基于亲缘关系建立的经济网络更具韧性与灵活性。

( 三) 价值共创情境:基于乡情共识构建企业合作联盟

农村青年返乡创业、工商资本下乡与村集体经济发展共同构成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多元互动格局，

不同主体在这一场域内充分合作、共同创造价值。“‘乡情’是一种基于地域以及附着在经济、社会、

文化纽带上的特殊情感，体现为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及在此基础上的回馈意愿和公共精神。”①在

返乡创业过程中，农村青年以乡土情怀为价值基础建立企业合作联盟，通过与其他创业者的信息共享

和资源互补来提升经济效益、履行社会责任。实地调研发现，C 县农村青年共同的乡村成长背景和文

化记忆对其创业行动具有形塑作用。当创业进入稳定阶段，农村青年会积极寻求对外合作。在此过

程中，他们彼此之间会自发形成“致富不忘家乡”的情感共识，在“回馈桑梓”“建设故土”的社会责任

意识驱动下，他们倾向于将企业经济效益与乡村社会公益相结合，注重多元价值的集体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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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蓝煜昕、林顺浩:《乡情治理:县域社会治理的情感要素及其作用逻辑———基于顺德案例的考察》，《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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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 2017 年，返乡创业青年 M04 回到家乡，创办了当地第一家现代农业综合性农场，首

年便实现了盈利。次年，在乡镇政府的鼓励与帮助下，他与同乡的几位创业者共同成立了农村乡

旅专业合作社，确立了以“助学、助村、助农”为目标的合作经营计划。在合作社的协同助力下，

他所在的乡镇不仅提前完成了脱贫任务，还成功打造出全省闻名的文旅明星村和集体经济强村。

社会理性引导合作关系建构，并在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稳定阶段发挥着组织凝聚的作用。返乡创

业者基于利益认同和价值共识所建立的合作联盟，其价值功能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借助熟人关系网

络促进农业资源高效整合 ;二是通过建立标准化农产品销售体系带动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 ;三是通过

实行弹性雇佣机制盘活农村闲置劳动力资源 ;四是以集体发展利益为纽带重塑村社公共理性。此外，

企业合作联盟的存在，不仅能够有效消弭农村青年创业者与村庄社会之间可能存在的信任裂隙，而且

能在客观上帮助创业者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和内部交易成本，最大限度地避免创业者之间的同质化竞

争。“我们几个是土生土长的 C 县伢子，如今各自生意上了轨道，就想回老家做点事。后来志同道合

的同乡越来越多，县里鼓励我们注册了商会。这几年商会推了不少合作项目和公益活动，大家参与积

极性很高。”( M04)

四、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的理性谱系重构

在返乡创业过程中，农村青年的主体理性逐步分化、重组，最终形成包含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

会理性等多元理性向度的主体结构，不同理性向度构成了观察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的不同侧面。

( 一) 生存理性筑基 :观念革新推动生活政治进阶

生活政治是关于生活方式的一种政治学，总是在制度反射性的语境中运作。① 在个体需求扩张

和城市竞争压力的双重影响下，农村青年以往秉持的“经济优先”决策逻辑逐渐松动，生活观念、消费

观念和劳动观念的演变推动其生活政治图景发生改变。步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农民的生活政治观念亦随之迈上

新台阶。与第一代农民工“过日子”的朴素生活观念不同，新生代农村青年更向往“好日子”，他们对

于生活政治的理解早已超越基础物质需要，朝着包括个人获得感、家庭幸福感和社会安全感的多元目

标迈进。“以前上班下班两点一线，跟机器似的，回到家里还得接着加班，没一点个人时间。现在不

一样了，我有更多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整个人都松快了。”( F05) 个体化思潮和内卷化竞争导致农

村青年生活观念的异化、割裂、消解和重构，返乡创业所带来的情感收益被放大，有效弥补了经济利益

的缺口。“其实回老家开民宿、做乡村 UP 主，对我来说才是人生的开始。现在民宿的营业收入，再加

上拍视频的收益，养活自己不成问题，日子过得挺踏实的。”( F06) 此外，在“为自己而活”“幸福主义”

等个人价值导向观念的影响下，农村青年的个人发展逐渐突破生存理性的局限，进而追求以内心感受

为核心价值的高质量生活。“以前在外面打拼，挣得是不少，但总惦记家里。回老家后，虽然收入降

了点，但一下班就能见到父母和孩子，幸福感很强。”( F07)

随着生活境遇的改善和思想的解放，农村青年主体内蕴的多元理性逐渐达成一种动态平衡。他

们不再被生存安全所困扰，也不再一味追逐经济利益，而是更加注重精神富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这

一转向源于两方面因素 :一是城市的生活压力。高强度的机械劳作、快节奏的生活状态、漂泊无依的

独居体验，以及城市竞争带来的心理压抑和身体疲惫，使得生活无意义成为他们的普遍感受。“以前

在城里打工，熬夜加班是常有的事，在出租房和写字楼里待久了，总觉得憋屈。”( M08) 二是网络亚文

化的影响。近年来，互联网上兴起的“佛系文化”“躺平文化”“摆烂文化”在客观上促使青年重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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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个体的人生价值，延伸至青年群体的行动实践则表现为个体不再受绩优主义和功利思维束缚，更注

重追求精神生活的丰盈、自由时间的掌握以及多元的人生体验。① 返乡创业成为农村青年追求自我

实现、重拾人生意义的重要路径。“自从在村里建起工作室，我不仅拍一些关于自己的乡村生活 vlog，

还在网上帮助村民们卖农产品，这样的生活让我觉得有意义。”( F09)

( 二) 经济理性收敛 :结构优化倒逼从业预期调整

当前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环境的结构性转型促使农村青年不

断调整自身的发展路径。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村青年入城后往往从事低技术含量的体力型劳

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知识经济的勃兴，青年们的择业观发生了显著改变，他们不再满足于固

定工时和体力劳作，而是更倾向于选择灵活性强、自主性高的新兴职业，呈现出明确的兴趣导向。当

农村青年日益增长的个性化从业需求在城市中难以得到满足时，他们开始选择回到乡村，将在城市习

得的知识技能和行业经验投入乡村创业实践，进而拓展出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一开始我跟着亲戚

在城里工地做小工，后来学会了水电安装、装修施工和电焊。后来觉得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创业当老

板，就回老家组了工程队，主要干村里的自建房装修和一些外包小工程。”( M10)

农村青年返乡创业，既包括创办企业、以企业所有者身份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也涵盖通过技术、资

源、资本入股等方式参与既有企业经营管理。相较于激进的独资型创业，后者既能帮助青年突破因创

业资金不足而产生的“巧妇难为无米炊”困境，也能满足其降低创业风险、抢占农村市场的需求预期。

这类农村青年多为返乡大学生，或拥有丰富管理经验、专业技能的返乡创业者，恰好适配资源丰富但

缺乏精英人才的公司型村庄。“我跟村里签了协议，负责提升村企效益，村里按利润比例给我分红。

这几年帮村里解决了农产品滞销，还办好了绿色有机认证。接下来我准备先做品牌建设，打算效益再

提升一些后，再建一个农产品加工厂搞统购统销，村里也挺支持我的想法。”( M11)

( 三) 社会理性觉醒 : 家计流变呼唤责任伦理回归

随着入城农民以家庭为单位的日常生活在城乡之间展开，个体内蕴的责任伦理也逐步回归。流

动农民的行动遵循其特有的城镇化逻辑，其家计策略也随着个体的城镇化迁移而持续发生流变。韦

伯认为，责任伦理就是无条件地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即“一个成熟的人( 无论年纪大小 ) ，真诚而

全心地对后果感到责任，按照责任伦理行事”②。伴随我国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传统责任伦理也

演化出了新的时代特征 : 农村青年越来越多地选择跳出传统大家族的责任伦理圈，将经营范畴缩小至

以夫妻二人为核心的小家庭。而为了帮助小家庭应对城镇化中的诸多不确定性、保障家庭再生产目

标的顺利实现，农村青年往往主动结束城市流动生活，返回家乡履行家庭责任。“眼看着孩子一天天

长大，马上就到青春期了。他爷爷奶奶文化程度有限，教育观念也比较传统，跟现在的教育要求不太

合拍。真让他们一直照顾孩子，我心里实在没底。”( F12)

家庭责任的交接既是农村青年脱离原有乡村生活轨迹的重要转折点，也是推动其结束流动、返乡

创业的直接动因。责任伦理的回归，本质上体现了农村青年对家庭生活完整性与生活幸福感的主观

追求。在农村家庭中，责任伦理具有鲜明的传承性和外延性，主要表现在“成家”和“立业”这两项重

要的人生事件上。“爸妈一直盼我回老家，说让我赶紧成个家，踏踏实实过日子，他们总担心我在外

面没人管。自己年纪也不小了，也想给他们一个交代。”( F13) 未婚青年会因为“给父母一个交代”而

选择返乡，已婚青年则通常是家庭责任使然。对其而言，赡养老人和教育子女是家计安排的首要命

题，不仅关系到家庭的发展质量，还关乎个体声望和社会地位的积累。“有了小孩就不想出去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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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覃鑫渊、代玉启: 《“内卷”“佛系”到“躺平”———从社会心态变迁看青年奋斗精神培育》，《中国青年研究》2022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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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家带口的也伸不开手脚。”( F14) 从角色视角来看，已婚农村青年既是维护家庭社交网络的“第一责

任人”，也是“上养老、下养小”的家庭“顶梁柱”。在家庭责任的驱动下，返乡创业是他们兼顾家庭和

个人的最终选择。“看着父母身体越来越差，我心里实在放心不下，就想回家好好照顾他们。养儿防

老不是空话，该是我尽责任的时候了。”( M15)

五、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多元路径

在多元理性驱动下，农村青年通过返乡创业整合生产要素、重构社会关系，从公共服务完善、内生

发展激活、治理机制创新等方面，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强大动能。

( 一) 生存理性助力乡村公共服务完善

生存理性助力乡村公共服务完善，形成从基础供给到资源激活、再到提质增效的作用路径。在基

础供给层面，返乡青年以“服务补充者”的身份填补公共服务缺口。比如，返乡大学生 M16 开办口腔

诊所，凭借低成本运营和上门服务解决了村镇失能老人的牙病就医难题 ;返乡青年 F17 创建的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通过提供上门助餐、助洁等服务，有效缓解了该村留守老人的照料压力。在资源激活层

面，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能够有效推动乡村闲置资源的价值增值。比如，返乡青年 M18 将村内废弃校

舍改造为艺术研学中心对外经营。在提质增效方面，创业发展需求倒逼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升级。随

着创业规模的扩大，青年创业者对交通物流、网络通信等基础性服务的需求持续增长，通过建立“政

府－村民－创业者”主体传导机制，推动供给主体加大在乡村公共服务领域的物力投入。比如，在返乡

青年 F19、M20、F21 等人的带动下，开拓线上销售服务的地方企业越来越多，C 县政府随即对辖区内

的物流站点进行补充扩建，同时完善了县域交通设施与通信服务。不难发现，以安全需求为价值取向

的理性判断，使农村青年返乡创业天然具备了“扎根乡村、依托乡村、服务乡村”的价值属性。生存理

性作为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的基础行动逻辑，其本质是个体在资源约束与需求满足的动态平衡中所作

出的兼具现实性与适应性的行为选择。

( 二) 经济理性引领乡村走向内生性发展

经济理性引领乡村内生性发展模式构建，形成从产业培育到资源转化、再到主体赋能的作用路

径。在产业培育方面，农村青年优先选择与乡村本土资源禀赋适配、市场需求稳定且投入产出比合理

的创业项目，推动乡村特色产业从潜在资源向现实收益转化。例如，返乡青年 M22 选择林下养鸡项

目，通过打造生态养殖模式，成为本土餐饮品牌“老乡鸡”的供货商之一。在资源转化方面，农村青年

采用市场化运作方式推动资源配置从低效分散转向高效集约，为乡村内生性发展提供效能支撑。例

如，返乡青年 F23、M24 以土地流转、房屋租赁等方式将本村闲置资源进行整合，同时采取本地雇工、

弹性工作制等策略盘活了村庄内部劳动力资源。在主体赋能层面，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过程中，通过

“示范效应－能力传递”机制激发村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乡村经济建设培育本土发展主体。当前

乡村社会发展面临的瓶颈之一便是土地、劳动力、闲置资产等资源要素的碎片化分布和低效利用，乡

村内生性发展的核心要义正在于促进乡村资源要素与村庄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从现实角度来看，

返乡创业是农村青年将市场逻辑与村庄资源、主体需求相结合的一种理性选择。经济理性作为农村

青年返乡创业的核心行动逻辑，其本质在于通过成本收益核算、资源优化配置与市场机会捕捉，实现

创业效益的多元化追求与可持续发展。在经济理性驱动下，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能够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以本土资源为根基、以可持续盈利为目标，从源头上为乡村发展注入自主增长动力。

( 三) 社会理性推动乡村治理机制创新

社会理性推动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形成从主体激活到方式革新、再到效能优化的作用路径。在主

体激活层面，社会理性驱动的返乡创业打破了乡村治理主体单一化局限。比如，返乡青年创业者们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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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起包含村集体、小农户、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合作互助网络，并将其培育发展为乡村治理的新型

组织载体，从而有效填补乡村治理的失灵与真空。在方式革新层面，返乡创业青年借助经济影响力在

公共事务参与过程中形成发展型权威，推动现代契约精神与传统价值观念深度融合，塑造具有现代性

价值的村社公共理性。比如，通过与村庄集体签订合同明晰双方的权责义务。在效能优化层面，农村

青年返乡创业助力重塑村庄利益联结机制。比如，通过“工资收益+按股分红+要素租赁”与“就业带

动+技能培训”等模式，将村民利益与乡村发展深度绑定，激发村民参与村庄发展的积极性与创造活

力。从需求视角来看，乡村治理机制创新的目标在于构建以政府为主导、村民为主体、社会为助力的

多元协同共治体系。社会理性作为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的重要行动逻辑，其本质是个体在谋求自身利

益的同时兼顾公共利益、借助社会关系网络推动集体价值共创的理性选择。在社会理性引导下，农村

青年往往倾向于将返乡创业行动与乡村公益事业相结合，助力自身实现从乡村经济精英向治理精英

的身份转换，推动乡村治理模式从一元主导向多元协同迈进。

六、结语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生存理性、经济理性、社会理性的多元理性分析框架，结合 C 县农村青年返乡

创业的具体案例，对新生代农村青年的主体理性展开考察。研究发现，农村青年主体理性结构正经历

显著的张力变化，即从单一经济理性主导迈向多元理性驱动的复合价值共栖。在返乡创业过程中，农

村青年以往坚持的“生存优先”“利益至上”等观念逐渐淡化，转而形成包含生活政治、责任伦理、从业

预期等多维价值目标的理性行动逻辑。从过程视角将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划分为起步阶段、发展

阶段和稳定阶段，各个阶段存在不同的理性驱动情境及价值取向 : 生存理性构成决策基础，在起步阶

段发挥基础保障作用 ;经济理性主导资源整合，在发展阶段发挥统筹协调作用 ; 社会理性引导关系建

构，在稳定阶段发挥组织凝聚作用。多元理性并非彼此割裂，而是相互嵌套、互为支撑，并动态交织于

返乡创业行动的叙事过程之中，从而为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新生代农村青年的行动逻辑整体呈现出“经济理性收缩”与“非经济理性扩张”的平衡态势，这一

变化的实质是对工业化时代背景下人类社会过度追求速度与效率的主动纠偏与自我调适。基于多元

理性分析框架的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行动研究，既是对“经济活动脱嵌于社会秩序和文化结构”这一传

统观点的批判性反思，也是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个体行动逻辑机械化阐释的再审视。本研究不仅能

为个体自发抵御社会总体经济理性的过度扩张补充相关经验证据，也可为结构性制度设计提供一定

理论参考。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

的全面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① 这意味着，如何更好提升人民的生活幸福感与生命价值

感，已经成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建设的努力方向。从现实发展来看，农村青年作为我国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的重要力量，其主体理性的多元演进趋向已不可逆转，其多元发展诉求亟待得到系统回应与制度

保障。未来需立足这一客观实际，通过逐步优化政策供给，推动个体发展诉求与顶层设计目标有机统

一、互促共进，引导农民群体将“小民幸福”的朴素愿景主动融入“大国崛起”的磅礴伟业之中，助力农

民全面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双重目标的协同推进与实现。

( 下转第 1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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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 Xi’s Ｒe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 Liangzhi Ethics

Zhao Zhengtai

Abstract: By distinguishing between“innate knowledge”( 良知) and“moral heart”( 良心) ，Zhu Xi con-
structed a Neo－Confucian framework for Confucian ethics of liangzhi． He defined“innate knowledge”as the
innate，universal，and original goodness，an immutable moral reality; while“moral heart”refers to the
pure state of the mind when not obscured by selfish desires，which functions and fluctuates in the empirical
world． This distinction not only ensures the universality and immanence of moral principles through“innate
knowledge，”but also points out the necessity of acquiring knowledge and practicing vigorously by highlight-
ing the limitations of“moral heart．”Methodologically，Zhu Xi criticized the liangzhi theories of Lu Jiuyuan
and Lü Zuqian，emphasizing that although moral practice is rooted in the autonomy of the mind，cultivation
and expansion are necessary to manifest“innate knowledge．”His theory diverges from the School of Liang-
zhi Mind by rejecting the ontological－subjective unity of“mind as principle”and the present perfection of
“ready－made innate knowledge．”Instead，he asserts that the unity of the practicing subject and moral real-
ity can only be realized in daily life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is Neo－Confucian reinterpretation of Confu-
cian liangzhi ethics provides a philosophical framework for modern society to establish a morally responsible
consciousness of human nature that integrates both the foundation for virtue and the impetus for practice．
Key words: Zhu Xi; “innate knowledge”; “moral heart”; self－cultivation; Confucian practical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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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Ｒural Youth’s Ｒeturn－Home Entrepreneurship
Based on a Multifaceted Ｒationality Analysis Framework

Xia Tao，Wu Licai

Abstract: Ｒationality constitutes the core element in constructing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d also serves as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driving individuals to take actions．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the rural youth’s return－
home entrepreneurship in County C，central Anhui Province，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ultifaceted rationality
analytical framework encompassing dimensions such as subsistence rationality，economic rationality，and so-
cial rationality，so as to reveal the evolutionary trend of rural youth’s subjective rationality from monism to
pluralism and its structural tensions in the context of entrepreneurial practices． The study finds that rural
youth exhibit different value orientations in distinct stages of their return－hom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in
the initial stage，they are guided by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security and dominated by subsistence rationali-
ty; in the development stage，they take utility as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shift to being led by economic ra-
tionality; in the stable stage，they embrace responsibility as the core value and gradually move towards so-
cial rationality． Specifically，subsistence rationality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entrepreneurial actions，eco-
nomic rationality dominates resource allocation，and social rationality guides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la-
tions，with the three forms of rationality playing the roles of basic guarantee，overall coordination，and or-
ganizational cohesion respectively． Driven by the synergy of multiple rationalities，the return－home entrepre-
neurship of rural youth can effectively empower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multifaceted rationality; rural youth; return－home entrepreneurship;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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